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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 
[盛世里人反而更易沉沦下去，且，万劫不复 ]  

星期五，苏嫇感到有些头痛，痛发时她照例躺在那张柠黄色三人

真皮沙发里，头上枕了蕾丝白的绣花枕，里面不知道藏了什么，随了

动作瑟瑟地轻响。  

沙发对面的一张椅子上，黄安琪端庄地坐了，手里捏了纸笔，若

有所思地，认真问她： “你觉得自己美丽吗？ ”  

苏嫇叹： “这话你已经问了许多遍了。 ”  

“那你能不能再回答一次？再多一次？ ”  

“或者，你能不能少问一次？只少一次？ ”苏嫇微笑，说得语速快

了些，血液流动也快，头痛便又上升几分，无数支细细的针尖在脑颅

里轮番攻击，她拼命忍着，提醒自己不可以露出不耐烦。  

天晓得，大半年了，苏嫇愈来愈像心理医生，黄安琪却愈来愈像

病人，尤其是此刻，她是如此迁就如此温婉，小心翼翼至如履薄冰地

陪那个正以每小时一百元的速度赚她钱的女人说话。  

“我只是希望你能有一个肯定的认识。”黄安琪停了笔，目光细密。  

苏嫇笑得更宽容： “我很明白。 ”  

出大门时，头痛发展至麻木，房外阳光明艳热烈，照得她脸色苍

白如一只鬼，疲倦刻骨。  

回家的路上，她手指抵了太阳穴，绕道为母亲去百盛买丝袜，因

为，母亲很挑剔，向来只肯用一种牌子。  

夹道有高大梧桐树，广场上鸽子齐齐飞过，空气还很清凉，与一

切适宜温度、水气、风向相比，专柜营业员小姐则显得十分阴郁森冷，

沉了一张粉白黛青的脸，将货品直直扔到她面前。  

“我该不该把钱扔到她脸上去？ ”苏嫇边掏出红蓝色的皮夹子，边

问自己： “态度会不会显得很恶劣？这样一来，是否便可证明我原是

个疯子？ ”  

脑中还没有想出结果，手里已经付了钱，于是她愣一愣，又想：

“果然我的病情没有治愈。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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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亲对这一点同样深信不疑，她已等在阳台上，远远看苏嫇走入

住宅区，手里提了品牌专柜包袋，脸上立刻露出欣慰神色，认可似的

点点头，转身去开门。  

“黄医生今天说了什么吗？ ”她问苏嫇，一手接过包袋，眼睛已骨

碌碌地上下打量了一遍： “她问了你些什么问题？你又是怎么样回答

的？ ”  

“我很累 ”，苏嫇说。  

“怎么个累法？你又怎么会累？ ”母亲诧异，看她一眼，立刻放了

东西去里屋打电话。  

苏嫇在门口呆呆站了会，隔壁阿姨方才就在扫地，此刻手上更不

停，扫帚在干净的地面上空划几下，侧了头偷偷瞟她，眼风溜过来，

兴奋、好奇、一点点害怕。  

苏嫇忽然骨头也痛，不进门了，扭头往外走。  

今天她穿了黑色风衣，觉得自己脸色也呈灰黑色，背后有无数只

隐形手指，点着脊梁骨，异口同声： “那女人是疯子！ ”  

已经七个月了，无论她如何努力克制，依然满后背的手指头，一

回头，又是无数种旁敲侧击、含蓄隐晦的问题，句句劈面而来。  

黄安琪说： “苏嫇你再仔细想想，有什么话要说？心里有什么问

题？生活里有什么不如意？ ”  

可每当她真的说出想法，安琪脸上便又升起怜悯与失望，三番五

次，循序如驯服动物，渐渐地，苏嫇终日只会说： “我想得不太多，

也没有什么问题，不如意？有什么可以不如意？ ”脸上的表情也配合

贴切，开始时是微笑，然后有点思索，皱一点点眉头，最后平稳过渡

至哑然失笑。  

可是，她们还是不相信，看她的眼里恨不得配上显微镜。  

“那一定都是我的错 ”，苏嫇对自己说，她在街心公园的花墙下买

了包烟，点一支，喷出烟雾，又想： “也许我该失踪，被谋杀，或突

然得了爱滋病。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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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她终还是去了幽暗网吧，找一间 VIP 包房，一人霸张桌子，

打开网页看故事，有时微微地笑，有时紧紧锁了眉，却是在看离婚情

节时展颜点头，看大团圆结局时不满意。  

或许我真是个疯子，她不断想，很久很久也不能停下来，反反复

复，认真地想每一个零星片段，反反复复，偶尔，点一支烟，手一直

抖，一直抖。  

不过大半年，一切都已经改变，她知道自己现在面色青白，没有

了以往红粉绯绯，那些艳红蕾丝边的长裙短裙、大串紫水晶嵌丝玛瑙

石挂件、过年时锦光灿烂的中式改良绣花袄褂，时光一去不返，再也

不会去穿它们。  

还有那一个名字，那一张脸，她突然又头痛，丢了手上的烟抱住

脑袋，脸色煞白。  

“咦，你是不是想闯祸？ ”不知何时，看网吧的大妈叉腰立在她身

后，横眉怒目地，大叫： “你这女孩子怎么像男人一样，抽烟也就算

了，还乱丢烟头！ ”  

大妈眼里满满不屑，满头黄毛鼻上穿孔的不良少年也看了不少，

头一次见到这样衣饰端庄年纪偏大的女人，看上去倒像是个公司白领，

可是混在这种地方，一定是那种有钱却不如意的女人，于是更看不起

她，用大颗白眼球相对。  

“我不看了。 ”苏嫇说，关了电脑站起来就走。  

“哟，干嘛呀？ ”大妈撇嘴，这种面目文雅容易羞涩的女人向来脆

弱不堪一击，她早看得不顺眼了，居然在她的地盘里给她眼色瞧，谁

怕谁！她冷笑道：“在我们网吧里发小姐脾气，你这人真是莫名奇妙。”  

旁边有人吃吃地笑，一群二十岁不到衣服花哨的年轻人挤眉弄眼

地看过来，男孩女孩都是长发乱糟糟，身上叮铃铛琅各种银质手饰闪

闪发光。  

众目睽睽下，苏嫇胀红脸，她 ‘霍 ’地转过头去，瞪住那老女人，

眼神凌厉狂暴，把大妈吓一跳，张口结舌地说不出话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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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女人眼神真凶。”有人小心地说，在网吧狭小空间内分外明显，

众人闻言顿时哈哈大笑起来。  

苏嫇脸上立刻惨白，她这是在做什么？二十五岁的年纪，却在这

种乌烟瘴气的环境里与人争执，真是疯了。  

“我有病。”她喃喃地，对自己说，也对别人说，垂头慢慢走出去。  

外面依旧阳光普照，天这么蓝，风和日丽，空气里有清草味道，

干净明爽属于生活的味道，苏嫇慢慢地沿了马路向前走，表情落寞孤

独，眼前不断有牵了孩子手的少妇经过，也是同她相差不多的年纪，

笑吟吟地，低头看孩子指了路旁花草牙牙儿语。  

“你是苏嫇吗？ ”有人在身后叫她，声音不响，却把苏嫇震得一惊。  

她迟疑地转过头去，一个短发圆脸的女子穿了黑色套装，眼睛也

是圆圆的，充满疑问，有一种： “咦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 ”的表情。  

“你还记得我吗？ ”她说，双手不住比划打手势：“我是你以前大学

里的同班同学，我叫缪蓝，曾经和你一起参加过影评小组，我就坐在

你……。 ”  

“我记得。 ”苏嫇截口说。  

“那就好。 ”缪蓝笑，有些不好意思： “我们已经两年没有见面了，

我怕你根本已忘记我这个老同学了呢。 ”  

“不会的，我记得你以前的外号是 ‘懒懒 ’，我们曾经为写《欲望号

街车》的影评吵了一架。 ”  

“对呀，原来你没有……。 ”缪蓝突然顿口，像是想起什么，立刻

拐弯道： “没有忘记呀。 ”  

苏嫇听了面无表情，心里却格地透亮一片，原来她都知道了，她

原来那句没说完的话一定是：“原来你没有疯呀！”这大半年来，几乎

每次与旧识重逢都会遭遇到这句话，差别只在于有些人会直白地说出

来，而有人则灵活地掩盖而已。  

“不错，我没忘记。”苏嫇淡淡道，忍不住又加一句：“或者说，我

还没有疯到丧失理智。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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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呃……，哦……，那真是……好，很好。 ”缪蓝期期艾艾道，眨

了眨眼，一时找不到下面的话，心里暗暗说： “怎么这么说话？这女

人果然是疯了 ”。  

“你看，我又多嘴了。 ”苏嫇仍旧笑，很真诚地，设身处地的笑容

可掬： “没办法，疯了的人就是这样，语无伦次的，你可别见怪呢。 ”  

“哦……，是……，我还有点别的事，再见。 ”缪蓝匆匆地把场面

话说完，忙不迭地从她身边快步离去。  

原来疯癫也是有好处的，看着缪蓝逃也似的背影，苏嫇怔怔想，

至少这样可以允许人大胆地说真话，省掉了不少客套虚假的烦琐事情。 

然后，她回过头，看到段绫。  

——“哪有男人名字叫绫的？娘娘腔！ ”  

——“如果那是指我就像是一条白绫呢？古时女人上吊赐死的那

种？ ”  

她的喉头突然堵塞得卡卡发响，呼吸困难。  

他还是老样子，事情过去大半年了，只有他是不会改变的，永远

的清朗挺拔，面容削瘦而英俊，下颌尖尖的，越发显出眼神似月夜寒

塘。  

他正用这双明亮到残酷的眼睛看住她，一身黑衣，臂弯里搭了个

高佻美艳的长发女子。  

太阳为什么这么烈？晒得四处白晃晃的光，万物清晰到无处可避，

连同她脸上的尴尬、震惊、悲伤、憔悴也一览无遗。  

苏嫇睁大眼，一步步踉跄着后退，终于，她清醒过来，周围的人

好奇地盯住她，这女子面色苍白神情恍惚，段绫身边的美女也看过来，

笑： “咦，那人是怎么回事？绫，她看在你呢？ ”  

不等段绫开口回答，苏嫇突然推开旁边行人，扭头发足狂奔而去。 

——你真以为自己是条白绫？你真以为女人会为你死？  

——你不相信？你想不想试试？  

她没有死。她疯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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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口气奔回家时才发现掉了鞋跟，一脚高一脚低地立在大门口，

母亲毫不意外，皱眉道： “吃药了没有？这几天就别出去了。 ”  

不错，春夏之交是疾病多发季节，像她这样的人根本不该出门，

如同一只母猫，该用牛皮带栓起来，关在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。  

“妈。”苏嫇新伤旧痛一起迸发，掩面大哭，再也不顾邻居的目光，

她扑上去紧紧抱了母亲身体，毛衣柔软暖和，有股幼年时常常闻到的

温存味道，便把头埋在母亲的衣服上，如一个受委屈的孩子，哀哀道：

“妈，所有人都说我是疯子，可为什么连你也要这么说？为什么我会

变成这个模样？ ”  

她母亲听得心头惨然，暂时放下面子与怨气，也抱住她，哭：“我

怎么会说你，嫇嫇，妈妈只会盼你好呀。 ”  

旧式楼房墙面薄，也许所有人都会听到她凄惨泣声，也不管了，

苏嫇闷头狂哭一气，把仅有的力气发泄出来，再抬起头时，眼眶肿得

像桃，她母亲见隔壁人家房门虚掩，不知已经偷看多久，这才清醒过

来，忙把她拉进房间，又关心问： “饿不饿？晚上想吃什么？ ”  

苏嫇缓缓摇头，手背掩了面，害羞似地低声说： “别管我，我坐

坐就好。 ”  

“好的好的。 ”她母亲不住点头，擦了擦眼，仍是不放心，特地去

倒了杯开水，又缩手缩脚地把药瓶找出来，一起放在她面前，不敢看

她，只盯了自己的鞋尖，说： “喝口水……，乖，……吃药。 ”  

苏嫇渐渐停止呜咽，终于回过神来，脸上潮红未褪，可已经不哭

了，她眼睛睁得大大，明亮地看了母亲，终于，伸手去桌上拿药瓶，

拧了盖子倒出药丸，也不喝水，就这么一仰头全部干咽下去。  

她母亲倒担心起来，跺脚道： “慢些吃，别岔了气。 ”  

她无疑是心疼女儿的，苏嫇对此毫不怀疑，很少有母亲肯为女儿

支付每小时一百元的心理咨询费，一周二次，就像她自己所说只是盼

女儿好，可是，她救不了苏嫇，甚至，连这点爱也正不可避免地成为

一种重负。  

“嫇嫇，唉……。 ”母亲看了她半天，又摇头，转身走进厨房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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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色一点点暗下来，苏嫇坐在椅子上，抬头看窗外，像只青蛙守

在井底，她的世界也只有这么点了，自父亲死后，境况也同这天色一

样，步步地黑暗下去，看不到一点希望。  

母亲说：我盼你好。她还是注定要失望的吧？苏嫇咬了牙，父亲

死后，公司里的人都知道她得了疯癫病，亲戚朋友同事邻居甚至几年

都没有消息的远房表舅也迂回打来电话询问，众人安慰感慨不休，七

嘴八舌，私下里更是将苏家正传野史讨论得彻彻底底，原来人言可畏

是真的，不过是几句模棱两可的话，几道暧昧猜测眼神，便已能将她

前途毁尽。  

以前曾经在门外赔笑殷勤的客人都已消失不见，连同那个曾经守

在窗下至半夜只为看她一眼的人。  

“段绫。”苏嫇喃喃自语道：“或许你自认为是白马王子，可我并不

想当白雪公主，谁毒我一口，不用来世，这一世我就要回报。  

二  
[回忆是，窈窕亭亭女子背影，转过头，一张老妪脸 ]  

有人在钢琴前跳舞，穿一双细带漆金高跟鞋，舞姿是优美的探戈，

与影子相对婆娑，伴了身后靡靡之音。  

灯光下，跳舞女郎的长发凌乱，唇角胭脂分明，偶尔，她斜斜抛

来个媚眼，黑发流丽下一抹魅异的彩，段绫坐在舞台前，手上夹支烟，

此刻记忆透过苍白昏黯肤膜般的尘罩，清晰见骨。  

奇怪，原来女人伤心到极点时不会削瘦枯竭，反而脂润肌长，只

是头发皮肤沉黄，暗哑无光。  

他狠狠地吸了烟，将余蒂捺在烟缸里，挥挥手，往事袅袅如云烟。  

一边的周晓峰看出不妥，忍不住问： “怎么回事？段绫，场面最

忌讳这种心不在焉的表情。 ”  

然后他自己立起身，向酒吧门口挥手，一面低声道： “振作起精

神，他们来了。 ”  

段绫回过身，看萧镇一行三人缓缓进入，衣装笔挺，年龄相貌也

一般整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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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的天。 ”他心里说： “怎么像电影里黑手党的排场。 ”  

“请坐请坐。 ”周晓峰已经八面玲珑地点头打招呼，又使眼色吩咐

小姐上茶。  

萧镇冷冷地坐了，他不过二十七八岁的年纪，面孔轮廓异常清晰，

看人时目光凉凉，只眉锋微挑时，才能让人洞出些心情。  

“不要叫我萧总。”他的开场白也十分简捷，干脆道：“我不过是银

行负责人，段先生这样慎重地拖人约我出来见面，有什么事情可以直

说，不必客套废话。 ”  

这人连说话口气也像黑帮老大，段凌不觉查地皱了皱眉，脸上已

经是苦笑： “萧先生，其实冒昧约你来这里，是为了那笔贷款申

请……。 ”  

“抱歉。”萧镇截口道：“贵公司的条件不符合我们贷款资格，我已

经叫人把申请书驳回了。 ”又挑眉问： “只是这件事吗？ ”  

段凌碰了老大一个钉子，立刻挂不住，苦笑僵在面孔上，只余苦

楚，哪还有一丝笑意。  

“哪里哪里。 ”周晓峰马上婉转话题，赔笑道： “萧先生不知道吧，

段先生经营的盛萌公司原来属于苏静诚先生，而苏先生与萧先生的父

亲……。 ”  

“不错，苏静诚与我父亲本来是合伙人，而且盛萌公司前期准备

工作家父也确有参与。”萧镇只是看住段凌，口气淡淡的：“可是这些

情况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？父辈的交情是旧事旧情，也许段先生曾经

与苏静诚的独女有婚约，但也是旧事旧情，根本说明不了什么问题。”

说到这里他忽然挑了个狡黠的笑： “段先生，恕我说一句实话，就算

你现在姓苏，是苏静诚的亲儿子，恐怕我也不会卖这份人情。 ”  

口气实在太强硬，强硬到伶俐佻达的周晓峰也无力化冰锥至柔婉

细水，气氛冰冷无味地凝住，段绫手足发寒，额上却起了层茸茸汗。 

“没有别的事了吧？ ”萧镇居然还若无其事，看了看手上白金超薄

表，起身就要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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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慢！”段绫猛地立起来，手握了拳，一字字道：“我的贷款担保额

还差多少？ ”  

“不是很多，五十万左右额度。 ”萧镇道，阴暗光线下他似只警觉

的黑豹，身形矫健，眼中炯炯寒光。  

“我手上还有栋房产，抵押价大约是八十万块钱。 ”  

“是吗？ ”萧镇微微笑了：“怎么不早说？这样吧，明天你可以把相

关资料证明附在申请书后带来，我会叫审计部人员看了，如果确实合

格，一定提早把款子拔下去。 ”  

“那就多谢了。 ”段绫道，周晓峰回过神来，笑容可掬地又送人出

去。  

“我的天！”他回来后不住摇头，拍段绫肩头道：“如今的吸血鬼都

是这样，又精又狠，什么情面都不肯讲了。 ”  

“哼！ ”段绫虎着脸不说话，眼神游移不定。  

“喂，老弟，你也太不够朋友了，既然手里有足够的担保额，为

什么又多此一举地让我出面约人？ ”周晓峰指了他鼻子：“你这不是在

消遣我吗？ ”  

“一言难尽！”段绫长叹，他脸色很不好，勉强一笑：“其实，要不

是走到末，我怎么会想动那套房子。 ”  

“什么？哪一套房子？ ”  

“绫？ ”舞台上的女子已经走过来，身上香汗淋淋地，在灯光下焕

出光泽，径自到桌上取了杯饮料，仰头一气灌尽后，才呼出口气，问：

“到哪里去吃饭？ ”  

“不吃了，我还有其他事情，你先回去，明天我有空再打你电话。”  

“什么？ ”女子立刻丢了杯子，细细柳眉竖起：“说好了怎么能反悔？

你是不是故意玩我呀？ ”  

她本来暴烈难驯，也很知道这点对男人的吸引力，于是索性撒起

泼来，长卷发蓬热似一头母狮，美艳狂野到十分，把一双涂了亮紫晶

晶眼影的大眼狠狠瞪住他，咬牙切齿道： “不行，今天晚上这顿饭我

是吃定了！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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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绫早习惯了这种突如其来的野性，并不在乎，冷冷地看住她，

顺手又取出支烟，点燃，道： “这是没有可能的事。 ”  

十分钟后，他已经出了酒吧门，立在闪烁艳丽鲜辣的霓虹灯下，

用纸巾擦去腕上血渍。  

周晓峰余惊未定，不住跺脚叹：“早叫你别惹这种欢场里的女人，

嗲起来能烧化你，转眼就翻脸，横起来能杀人。 ”  

段绫只是冷笑，对于他女人多一个少一个都不是问题，问题只是

钱多钱少。  

“你真的有房产抵押权？ ”周晓峰还在问他：“兄弟，看不出你手段

挺多，冷不丁地又变出栋房子来，到底什么来路，怎么从来没有听你

提起过？ ”  

“没什么。”段绫随手掐了烟头，向他点点头：“我有事，先走了。”  

他要急急赶去对付另外一个女人。  

此时已是晚上八点，苏嫇坐在书桌前整理东西，听到门铃响，随

口叫： “妈，你去开门吧。 ”  

耳听得苏太太趿着拖鞋过去，停在门口，半晌没了动静，苏嫇不

由奇怪，又问： “妈，怎么了？ ”  

“嫇嫇！”她母亲声音也变了，把嗓子压得极低，尾声颤抖：“你快

来看。 ”  

苏嫇只得起身赶过去，却见她母亲立在门背后，从猫眼里向久张

望，脸惊得煞白。  

“怎么了？ ”前些日子的某些事情又兜上心头，苏嫇也变了脸色，

问： “是不是舅舅舅妈他们一伙人？ ”  

“你自己来看。 ”  

猫眼外一个男人清朗挺拔，面容轮廓削瘦，他显然是知道有人在

门后偷窥，抬起脸，安静地微笑。  

苏嫇只觉脑中轰然有声，无数面镜子片刻爆开，齐刷刷飞过来，

嵌入身体里面，每一只伤口里渗出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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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嫇嫇，他怎么会来找你？会不会……。 ”苏太太睁大眼，呆了会

儿，忽然又露出喜悦之色：“我来开门吧，嫇嫇，和他好好谈谈，你……，

你别太激动呀。 ”  

她不等苏嫇开口，自己去开门，满脸故意堆出不耐烦的神色，向

来人凛然道： “咦，是你？你来这里干什么？ ”  

“我是来找嫇嫇的。”段绫依旧微笑，略略弯了弯腰：“妈，这些日

子不见，你气色倒好。 ”  

“哼，我不是你妈，你认错人了。 ”苏太太手搭在门身，恶声恶气

道： “你还有脸来？竟然还敢叫我妈？真是昏了头。 ”  

一边嘴里势不两立，一边却已让开身，侧身让他进来。  

苏嫇在旁边看得怔住，拦也拦不住，心里郁闷堵塞，又不好发话。  

只见母亲把段绫让到里间，面上还是故意冷落表情，道： “你们

年轻人的事向来乱七八糟，说给我听也不一定懂，以前的事就不要提

了，有什么话你们自己谈。 ”  

打着哈哈，又背转身向苏嫇使了个眼色，才慢吞吞地出去，临走

时还不忘把房间掩上。  

情形实在荒诞可笑，苏嫇面色由青转白，生气之后，唯觉万分悲

哀，咬唇立在一边不响。  

“嫇嫇。 ”等房间里安静下来，段绫脸上露出种体恤理解表情，温

柔地看着苏嫇，轻轻问： “今天下午为什么不打招呼？是不是还在生

我的气？ ”  

“没有必要。”苏嫇冷冷道：“离婚后，我们已经是陌路，何必再做

什么表面功夫。 ”  

“唉，你这又是何必？ ”段绫叹，上前想拉她的手，被苏嫇断然拂

开。  

“你到底有什么事情？请直接说出来，别再演戏了，我妈也许会

相信你尚有一丝人性，可我从来并不这么认为。 ”  

“这么激烈？ ”段绫笑： “你……。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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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错，我就是个疯子，这一点你不是早到处替我宣传过了吗？

奇怪的是，你怎么会有兴趣来看一个疯女人？是不是我还有什么利用

价值？ ”  

如此直接，段绫有些沉不住气了，问题是，他才与一个同样犀利

冷冰冰的人说过话，只是，他没有对她忍气吞声的理由，于是索性板

了脸，淡淡道： “也好，想不到几个月不见，你变得这样果断，看来

生某些病倒未必有坏处。 ”  

苏嫇听了倒吸口冷气，怒得指尖发麻。  

段绫看在眼里，倒很有些解气，便又笑：“嫇嫇，如果我没记错，

当初我们准备结婚时买的房子产权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。 ”  

“你想怎么样？ ”  

“我公司最近要开发新项目，资金周转有些困难，需要些担保抵

押品。 ”  

“你有没有良心！”苏嫇愕然：“那套房子是我父亲出的钱，当初你

分毛未拔……。 ”  

“可是这是个法制社会，一切以文件资料为准，我有这个权利。 ”  

“你去死！ ”苏嫇浑身发抖，想也不想，顺手从桌上抢了只水晶花

瓶向他迎面砸过去，眼角已迸出泪来： “你要不要脸，段绫，你得到

我父亲的公司家当，把我逼到绝路，现在还要谋这套房子，现在这是

我和妈妈唯一的经济来源了，你到底是不是人！ ”  

她动作快，但段绫早有觉查，立刻侧身避过，可距离离得实在近，

仍被瓶身擦到额头，雕花水晶瓶弹出去，撞在墙面上，碎成裂片。  

“唉呀呀，出什么事了？ ”隔壁苏太太尖叫，跌跌冲冲奔进来，拍

着胸口急： “有话好好说，段绫，你说什么了，把嫇嫇气成这样，

她……。 ”  

“她有病，是个疯子。 ”段绫抚着额上肿起，冷冷地，尖刻地，一

字一字道： “其实我根本是多此一举，怎么能和个疯子商量事情呢？

苏伯母，我没事，可你得小心别让她出去生事，万一在外面打了人，

是要吃官司的。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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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听这话，苏嫇冲过来便要拼命，苏太太紧紧抱住女儿，又急又

怕，哭了起来： “嫇嫇，你定定心，别这样。 ”  

段凌乘这一拦，已转身出去，在门口，当着缩头缩脑看热闹的邻

居面，一笑： “没事，春天到了，正常现象。 ”  

众人掩口笑，看他动作潇洒地一挥手，走了。  

房门大开，有人凑到门口探身往里看，只见书房门也开了，里面

苏太太抱了苏嫇，哭得脸红颈胀，地上一只碎玻璃瓶，于是吐了吐舌

头收身回来，向众人轻轻笑： “别看了，小心惹祸上身，听说神经病

发了是不管熟人生人的。 ”  

大伙嘻嘻哈哈地各自回家，楼道里又恢复原样，只有苏氏母女泣

声隐约，混了电视综艺节目喧闹、麻将桌上骨牌哗啦啦、小孩子奔来

奔去积木瘫了一地，在冗长黯蓝色的夜晚，又有谁肯用心分辩。  

苏嫇渐渐收了泪，推开母亲去关门。  

“怎么会这样？ ”她母亲仍在淌泪，跟着她身后喃喃地说：“嫇嫇你

为什么要同他发脾气，现在你已经这样，人家肯来找你总是让步，你

这孩子，怎么还要……？ ”  

“妈！”苏嫇叹：“既然知道我已经这样狼狈，还有谁会来看我的眼

色，他是来要房子的，明天起我还是去找工作吧，如果那房子也出事

了，咱们俩只也有喝西北风了。 ”  

“什么！”苏太太这才完全惊呆，张口结舌地看女儿：“他要那房子

做什么？他有了你爸爸的公司，我们却只有这一套房子收租！ ”一想

到要生活艰难，脑中一热，再也不顾女儿面子，拉了她手又哭又骂：

“这就是你找的男人？简直禽兽不如！你真是瞎了眼了……。 ”  

“是，我瞎了眼，我还是个疯子！ ”苏嫇头痛，一整天下来所有新

创旧疾全发，她抱了头弯膝蹲下去，开始尖叫，一声高过一声。  

苏太太被她叫得害怕起来，反而自己住了口，唬得又去劝她：“没

事的，没事的，嫇嫇，快别叫了，别人会听到的。 ”  

可是苏嫇哪还会怕人听到，她紧紧抱住头，闭了眼，对住黑暗狂

声发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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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 
[人确实经历一个时期，不是一件可以纪念的事物 ]  

苏嫇打电话退了一周两次的心理咨询，穿上一年前的套装，去开

始工作。  

镜子前才发现自己真是胖了许多，裙裢拉不上去，窄身西装钮扣

如牛郎织女遥遥不可及，面上皮肤干涩无光，脂粉也吸不牢。根本不

可能再用哑光淡色口红，于是狠狠地涂抹鲜艳玫红系列，换上套深色

宽身套装，往镜子前挺胸吸肚一立，果然风韵犹存中年美妇一名。  

叹气，皱眉，还是出了门。  

苏太太一直在旁边看她打扮，不住追问： “嫇嫇你行不行？已经

一年多没有工作了，还记得以前的功夫吗？ ”  

苏嫇苦笑，以前？苏太太还以为她是年薪十五万以上的高职，这

份工作月工资才一千五百块钱而已，说得好听点是经理助理，可在那

个关系群狭小的行动空间里，她只须往返于复印打字泡茶同文件整理。 

嘴上还是婉转保证，顺手取了包袋出门。  

在门口，忍不住回头笑一笑，妈，你放心，至少那里不会有人知

道我的病。  

苏太太一怔，立刻脸上有些讪讪地。  

工作的确简单，是个国营小公司文书管理部，连打字复印泡茶工

作也不大有，一共只得四个员工一个科长，一个部门就是一个小社会。 

“苏小姐这么年轻漂亮，又会英文懂财务，怎么会到我们这种小

企业来工作？ ”戴眼镜外表斯文的老职员方万华笑嘻嘻地问她，玻璃

镜片也挡不住猜疑好奇。  

苏嫇敷衍道： “我最怕有压力，工作轻闲点才好。 ”  

“对呀，女孩子重要的是找个好丈夫，苏小姐年纪也不很轻了，

大概已经名花有主了吧？ ”高嗓门的许大姐谄媚地向她一个劲的笑：

“看你这身衣服就知道啦，虽然我不懂行情，可我知道，这一定是名

牌！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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